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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当代人们的政治经济生活、社会观念、道德意识、价值取向等，都在发生

着深刻的变化，而语言就像一面镜子，如实地反映着这些变化，并成为当代社会文化的有力表

征，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目光聚焦到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一命题中来。早在1964年，

美国学者普赖德就提出了著名的“语言与社会共变”理论，认为语言既对社会有依附性，即语

言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又会对社会的

发展做出相应的变化①。其中，尤以作为语言三要素之一的词汇最为活跃，受到社会发展及其

文化背景的影响最大并最直接，由此“流行语”这一新兴词汇类别也日益成为当今社会语言生

活中值得关注的现象。

对流行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学和文化学两大领域，语言学方面主要在词汇学范畴

中展开，一般侧重分析流行语的构词特点、词义演变轨迹，如孙曼均（1996），劲松（1999）、张普

（2002）、杨建国（2004）等人的研究；文化学方面多为对具体某一单个或系列流行语的分析，像

张跣（2008）的相关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范本。本文则是希望结合语言学和文化学的研究方

法，尝试对当代流行语进行总体的文化分析。

张 蕾

近三十年中国流行语的文化阐释

语言的变化与社会的变迁息息相关，其中尤以流行语最具代表性，它向人们展示出一幅幅“社会的图景”。近年来对流

行语的相关研究也日趋深入，主要涉及语言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个学科。本文主要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联系流行

语的形式特征及其同社会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先对流行语产生和传播的路径与方法进行比较和分析，将当代流行

语的发展过程作简要的回顾和总结，继而根据流行语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内涵进行文化层面的探讨，以期从多角度阐

释当代流行语所具有的时代特质和深刻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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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行语和社会文化的互动

关于“流行语”的界定，学界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流行语是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广为流传

的语汇，是一定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及人们的心理活动等因素的产物②。也有人

认为流行语是在一定社会时期广为流传的并且能够反映当时的社会文化、风土人情的语言③。

英语流行语研究专家、英语词典学家E. 帕特利奇则认为：“流行语是一种时兴流行、公众喜闻

乐见的俗语。”④《美国英语遗产词典》将流行语解释为：“使用广泛且较为通俗的短语，特别是

用于群众或运动的口号。”⑤可见，流行语是一种语言时尚，它是在一定时期内使用频率很高、

且被广泛传播的话语形式，并作为一定时期内的焦点话语被反复使用的词素、词、词组、短语、

句子或格式。如：

词素：～～族（拇指族）、～～门（替考门）、裸～～（裸婚、裸官）

词、词组：闪客、疑似、白骨精、入世、朝核六方会谈

句子、格式：将（考研）进行到底、都是（足球）惹的祸

数字或字母形式：985、9·11、SARS、F4

研究者普遍认同流行语的最大特点就是“流行”，如上所列举的流行语，都在某种程度上代表

了一定时期内某一特定社会现象或事件本身，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敏感地映射出社会发展

中的点点滴滴和方方面面，并能反过来对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流行语见证了社会生活发展的每一步。自2002年起，我国有关机构开始对当年的流行语

进行统计和公布，主要以报刊媒体及官方网络为限，评出每年的十大流行语，并就流行语所处

领域的不同作出以下分类：

年份 类别

2002 综合类、国际类、经济类、文化类、时事类

2003 综合类、国际专题、经济类、非典专题

2004 综合类、国际时事类、国内时事类、经济类（国内）、文化类、科技类、突发性事件专题

2005
时政类、国际类、财经类、房产类、汽车类、体育类、科技类、健康类、出版类、教育类、旅游类、网

络通讯类、演艺类、时尚类、社会类、游戏类、动漫类

2006 国内时政类、国际时政类、经济类、科技类、教育类、社会生活类、体育类、文化类

2007 国际时政类、国内时政类、社会生活类、经济类、教育类、文化娱乐类、科技类

2008
综合类、社会生活类、民生专题、金融专题、北京奥运专题、汶川地震专题、海峡两岸专题、改革

开放三十周年专题、社会问题专题

2009
综合类、国际时政类、国内时政类、经济类、科技类、社会生活类、文化教育类、体育娱乐类、新中

国成立六十周年专题、两岸及港澳专题、环保专题、甲型H1N1流感专题、社会问题专题

纵观这八年的流行语分类，可以看出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时政、时事和经济类都是每年的焦

点。作为官方媒体统计的流行语，国家政令、国际动态和经济生活当然被放在重要的地位，如

“十六大”、“三个代表”、“倒萨”、“三峡工程”、“社保基金”等。作为社会变化的晴雨表，年度流

行语能够及时地反映动态的语言生活，使人们感受到影响国计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或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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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们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某些变化。二是随着流行语统计工作的深入，近

几年开始出现了强化专题的趋势，显示了流行语对某一特殊事件的实时反映以及在广大人民

群众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如2004年出现了“食品安全”一词，2005年几个重大的食品安全

事件更推动了这个词语的流行。“苏丹红”、“孔雀石绿”、“抗生素超标”、“劣质奶粉”、“致癌保

鲜膜”、“泡菜风波”等，引起了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密切关注。而2004年到2005年，频繁发生

了一些重大恶性事故，让人们对安全生产有了更深刻的警醒，2005年春夏季的“安全事件”专

题由此产生。三是流行语也涉及到了文化、社会生活等关乎百姓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化

类”在这八年中几乎年年都有，2006年开始每年都有“社会生活类”，它们包括：上映的国内外

新片、电子通讯产品的更新、房屋政策的修订、体育界产生的新星、公共事业费用的波动、当季

流行的时尚等等，无一例外地真实反映着当时社会文化生活的种种变化及人们对此的态度。

流行语除了真实反映社会文化，还能产生反作用力。2008年3月，举报人李国福因多次进

京举报问题，在监狱医院内死亡后，被检察机关认定其属于自缢身亡，但其家属不认可李自杀

的结论，此事被网民戏称为“被自杀”。到了2009年，又相继出现了更多的“被”事件，“被就业”、

“被自愿”、“被小康”、“被代表”、“被增长”……有媒体给这种现象起了个很恢弘的名称：“被”

时代。在2009年度的流行语发布中，“被”格式也赫然登榜。“被”实质上描述的是一种弱势权利

被强势权力任意摆布的不自由状态，不甘受摆布的弱势公众虽然无力反抗或扭转这种被动状

态，但是他们也有自己表达对个体权利的无奈诉求的方式，对公权提出严肃的质问。在这种微

妙的诉求转变的语境下，公权力一方仍一如既往地在突发事件和敏感问题上遮遮掩掩，甚至

用谎言来欺骗大众，直到在媒体和网友的质询声中发现无法再隐瞒和欺骗下去的时候，才草

草出面“解释”真相。“被”的出现，一开始只是戏谑之语，但当“被”在一系列的事件中逐步演变

成为一场全民的诉求战役时，它已经上升为庄严的权利宣言，是民众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

的集体觉醒的表现形式。

语言与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离开社会文化背景，流行语在语言学中至多只是一种

新兴词汇、一种新的格式用法，一旦结合其产生的背景、使用的环境等一系列社会文化条件

后，这些新词语、新格式就被植入了社会和文化的基因，成为了当下鲜明的社会文化符号。

二、流行语的传播路由与策略

就来源上看，当代流行语主要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源头，一个是“自上而下”，另一个是“自

下而上”。

所谓“自上而下”，主要指以政令、政策语言和国内外重大事件为核心的来源，一般见诸主

流媒体，这一来源对流行语的推广有一定的指导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强制性的。改革开放

以来，大量反映国家政策和国家领导人的思想智慧的新造词应运而生。“改革开放”、“初级阶

段”、“中国特色”、“政企分开”、“三个代表”、“科教兴国”、“科学发展观”……可以说，从改革之

初的“摸着石头过河”，到“与时俱进”，再到“和谐社会”，国家重大政策的发展变化是当代社会

流行语的最主要的催生剂。这类流行语能在一定时期内成为家喻户晓、使用率奇高的词语，主

要归功于主流媒体的推广，重大会议召开之际，专题报道、社论、分析文章会集中引用相关的

语汇，因而使这些词语迅速成为当时的流行语。

所谓“自下而上”是指“网络语言、手机短信、电视广告、影视作品、流行小说、相声小品和

一些‘舶来’文化”⑥。如果说上一类流行语是受到官方主流媒体调控的话，那么这一类流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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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可以称为是“自发的”，它们的流行没有政令性的规定，而是由使用者自主推而广之，进而影

响到媒体传播，引发媒体对这些词的关注和使用。其中很大部分是来自网络用语，通过BBS等

平台，网民就所见、所闻、所感、所想一股脑儿地发泄到网络上，其表述方式求新求异，混杂有

大量的不规范用语，充满调侃、玩笑、戏仿，有些甚至是谩骂、侮辱，经过特定群体的使用积淀，

一些表述成为这一圈子里的通用语，然后再通过媒体进入大众语域之中，这一过程会因事件

传播速度的加快而缩短。特别是那些第一时间在网络上曝光的人和事，其流行速度之快令人

始料未及，比如“芙蓉姐姐”、“天仙妹妹”、“木子美”等网络红人无一不是在一夜之间成为各大

论坛转载帖、讨论帖中的高频词。再如“艳照门”事件，从在香港某个论坛曝出部分事主照片

后，短短几个小时内，国内外各大华人社区论坛竞相转贴，也让“艳照”一词一跃成为各大搜索

引擎的高询问度关键词；包括事发之后，就连当事人之一在媒体前辩称自己“好傻好天真”，也

成为网友集中引用的流行语，而报纸媒体也围绕该事件做了大量的报道，直到一年之后还对

事主们的动态步步跟进，可见其影响之大。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两大来源之间不是完全共时存在的，主要以媒体本身的发展为契机

而产生相应的变化。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流行语发展轨迹来看，这种发展变化主要体现

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新媒体的介入使流行语的产生和传播途径发生改变

报刊在流行语的传播上向来占有主导地位，无论是政令的发布，还是政策的宣传，其权威

性、稳定性和可追溯性是其他形式的媒体无法超越和替代的，因此在流行语的统计上，一般仍

采用主流报刊作为主要的语料来源。每年国家公布的年度十大流行语都是以纸质文本为基准

的，如2009年的十大流行语里，没有“杯具”（悲剧）、“洗具”（喜剧）、“餐具”（惨剧）等用词，尽管

这些词在互联网中的使用率很高，但是没有进入主流媒体的话语体系，因而使这些词落选当

年的“十大”，主流媒体对流行语的影响可见一斑。

然而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电视在家庭的普及，流行语的产生和推广渠道产生了变化，这

主要体现在影视作品催生了大量的流行语，1990年末的《渴望》把“刘慧芳”、“宋大成”变成了

人物标签，使“好人一生平安”成为最深切的一句祝福；1992年的《爱你没商量》和1998年的《将

爱情进行到底》更是催生了“__你没商量”和“将__进行到底”这样的流行语格式，一时间“抢你

没商量”、“将独身进行到底”等纷纷成为新闻标题的常客。同样，电影的影响力也不小，“做人

要厚道”、“审美疲劳”、“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等这些当年贺岁片里的经典台词也成为了

家喻户晓的流行语。此外，电视广告也孕育了不少流传度极高的流行语，如杉杉西服的广告语

“不要太潇洒”，给“不要太____”赋予了“特权”，这种语言格式尽管在理论上被判定为不合语

法表述，但由于其影响太大，使用面太广，使得这种表达方式在正规的话语体系中站稳了脚

跟。再如乐百氏饮品的广告语“今天你喝了没有？”直至今日，还被拿来做标题吸引观众的眼

球：“今天你 Iphone 4了没有？”“今天你世界杯了没有？”等等。还有，电视节目的影响也不容

小觑，比如《正大综艺》的那句“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是那个时代家喻户晓的流行语；又

如，地方台的选秀节目《超级女声》，几乎把2005年公众的眼球都牢牢吸引在了“PK”、“海选”

上，上至学者、官员，下至蒙童，都在短时间内接受用“PK”来解决淘汰或竞争问题。

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电视独霸的势头，并很快瓜分了电视的阵地，以席卷之势，对主流

媒体的权威性发起有力的冲击。最初网络世界的用语是出于网民间交流的便利，常常采用字

母拼音、汉字谐音或缩略的形式，如GG（哥哥）、PLMM（漂亮妹妹）、BB（宝贝、小孩、情人，也可

以表示拜拜）、“斑竹”（版主）。随着BBS、聊天工具的发展，“灌水”、“拍砖”、“东东”、“楼主”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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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造词语随之派生出来。如果说该阶段的网络语言还带有“切口”的色彩，那么，此后的网络流

行语则开始逐渐“侵蚀”主流媒体的“领地”：“山寨”、“钓鱼”、“蚁族”、“周老虎”、“人肉搜索”等

都登上了主流媒体的大标题，可以说，新媒体手段的更新给流行语的产生和传播带来了深远

的影响，也使流行语的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传统媒体较之新媒体具有较强的政治色

彩，这一特点决定了传统媒体在与受众的传受过程中必然处在一种相对高位，受众对其提供

的流行语文本的接受态度是被动的、妥协的；同时，传统媒体也因其特殊的喉舌使命而在一些

领域无法涉及，使得这种言语控制存在空白。新媒体的出现恰好改变了这一切，正如有论者所

指出的，特别是“2000年之后，互联网的普及和多媒体时代的来临带来了新闻受众行为上的变

化及新闻产业格局的变革”，进而“影响了新闻生产方式及运作模式”⑦。

在网络平台上创造的新词语要真正成为流行语，必须借助网络平台以外的其他媒体手

段，包括报纸杂志、电视节目、影视作品、手机信息等一切涉及到个人信息接受通路的媒介，但

实际情况是，这些媒体对大部分网络流行语是无法完全吸收的，特别是那些含义隐晦的表述

一般不会被这类媒体所采用。例如，像“躲猫猫”、“做俯卧撑”、“打酱油”、“70码”、“囧”、“雷”等

一系列新产生的网络流行语，虽然在网民群体中建立起认知共识，因而在最短时间内可以畅

通无阻地传播，但进入公共话语场后，大量的网络流行语无法顺利完成交际，其原因就是受话

和说话双方对所传递的流行语的信息不对等而导致交际失败。因为从交际语言学的角度来

看，语言交际本是一种人类传递信息的行为和过程，信息的发出者（即说话人）的目的是传讯，

行为是“编码”，信息的接受者（即听话人）的目的是受讯，行为是“解码”。通俗一点说，就是“一

个人”要把他所知道的消息告诉“别人”，“别人”要懂得“这个人”所说的消息。所以，交际就是

一方表达，另一方理解。像“做俯卧撑”、“这事不能说太细”、“心神不宁”这类网络流行语，在实

际交际过程中就需要接受者拥有和发出者同样的“码率”，才能对同一交际主题产生共同的认

识，从而建立起有效的交际关系。而同样的交际主题，一旦交际主体之一换了个角色，因其知

识、教养、性格、心理素质、临时心绪等的不同，都会给交际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所以，一般媒

体对这些网络时髦新词的态度是保守的，只有当该新词的“解码”信息被广泛地“破译”后，才

具备了成为流行语的条件，而这关键的“破译”的主要组织者恰恰还是主流媒体本身，只有借

助媒体的大胆尝试和推广，新词才有可能被“解码”和“破译”。

一切新词、新义、新用法一开始总是不在约定和规范之中的，通过“对话”和“讨论”，利用

“已知”对“新知”做出“解释”或“纠错”，新知一旦被大家接受并广为传播，最终将进入约定或

规范，这就是语言发展的辩证法和规律。被媒体接纳的过程可以理解为是“接受度”或者说是

“流行能量”积聚的过程，媒体自如地接受、运用这些新词，就说明这些词真正开始流行了，媒

体在流行语形成和传播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二）流行语内容由政经类向社会生活类倾斜

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成为我国社会生活的重心，与经济活动和经济体制改革有关的新

词语应运而生，并且很快进入基本语汇。如“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

济”，它们在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频率最高；1992—1995年间，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词

语在《人民日报》社论和评论员文章中频频出现⑧；90年代末，经济建设类成为流行语的中心，

以1997年《元旦献辞》为例，全文一千七百五十一字，“经济”一词出现了十四次，“建设”一词出

现了十七次，即每一百二十五字用一次“经济”，每一百零三字用一次“建设”⑨。据《新民周刊》

报道，1986—1995年的十年内，关于经济类的词语使用高达四千频次，内容涉及经济领域的各

个方面，并且很多内容是逐步演进和出现的，如“市场管理”、“房地产”、“土地管理”、“金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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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等，这类词语很多进入了全民共同语，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用语的一部分。

笔者对熊忠武主编的《当代中国流行语辞典》进行了统计，以1976—1988年为例，可以将

流行语分为政治决策、经济、文化体育、科技、教育、社会问题、民生、方言、人物、其他等十个大

类，分布大致如下：

政治决策 经济 文化体育 科技 教育 社会问题 民生 方言 人物 其他

1977 24 7 1 0 3 4 2 1 1 2

1978 49 24 4 5 15 17 8 1 0 18

1979 13 15 7 0 4 6 2 0 0 6

1980 30 37 7 9 14 28 19 0 1 27

1981 11 19 20 2 5 18 12 2 4 30

1982 5 2 6 1 2 6 1 0 1 22

1983 4 8 11 0 3 3 8 0 1 16

1984 3 12 12 2 0 14 13 0 9 21

1985 18 21 11 6 4 30 11 1 3 43

1986 6 8 23 3 8 14 5 1 6 45

1987 5 10 10 1 1 9 10 1 12 32

1988 5 5 3 1 1 4 2 1 3 25

从上表中，我们看到1977—1980年间，关于政治决策方面的流行语最多，当时正处于政治变革

的关键时期，直接关系到结束“文革”后的国家的发展方向，因而出现了一大批新政策和新决

策，既要解决前十几年留下的问题，如提倡“拨乱反正”，强调“党纪国法”，严查“大案要案”，平

反“冤假错案”；又要重振国人士气，在“新时期”大力提倡“抓纲治国”，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讲求“政策兑现”；并提出了今后的发展设想，工作重心进行“战略转移”，从“国情”出发，提出

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时要“思想解放”，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与此同时，经济类的

流行语异军突起，“市场调节”、“关停并转”、“个体户”、“中外合资”等一系列新名词随着新经

济政策的贯彻，向人们扑面而来。

在关注政经的同时，流行语在社会问题方面开始呈现很强的敏锐度，如涉及廉政问题的

“公费旅游”、“批条子”、“招待费”、“关系网”；涉及不良社会风气的“麻将风”，“抬头向前看，低

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国外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等，不难看出，流

行语对各种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都有所反映。

在日常生活方面，流行语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度更是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从70年代末的“蜂

窝煤”、“邮政编码”、“鸽子笼”、“公寓”、“快餐”、“喇叭裤”、“铁饭碗”，到80年代初的“乘车难”、

“三大件”、“三接头”、“三室一厅”、“彩电”、“立体声”，到80年代中期出现的“菜篮子”、“打的”、

“商品房”、“保暖鞋”、“易拉罐”等，通过这一系列的流行语，可以追溯出在百姓的衣食住行上

所映射出时代进步的缩影。

（三）影响流行语产生的主导力量逐步过渡为芸芸众生

2009年7月16日早上10点59分，在百度魔兽吧里出现了一个标题为“贾君鹏，你妈妈喊你

回家吃饭”的水贴（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的帖子），短短五六个小时里被390617名网友浏览，引

来超过1.7万条回复，一天之内共有710万的点击量和30万个跟贴。一句“回家吃饭”引起了如此

大的影响，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甚至这句话频频在当年的“春晚”上亮相。可见，信息的生成

近三十年中国流行语的文化阐释

37



文艺研究 2011年第 12期

与传播开始变得越来越便捷，往往能在最短时间里达到街知巷闻的地步。

面对纷杂的社会现象，人们总是倾向于选择成为事件的参与者和干预者。网络平台的出

现，为人们提供了发表自己意见和看法最方便、最快捷的场所。作为“弱政治化”的媒体，网络

是开放的、平等的、民主的、交互式的，由于说话人与受话人的身份隐蔽、形象模糊（匿名制），

使得网络上每个人都能以独立的语言创造者的姿态出现，谁都可以成为流行语的创造者，谁

都能在传播流行语的环节中起到作用，哪怕只是一次顶贴或者引用，他或者她都可以成为话

语创造的主体。网民往往使用一些戏谑、讽刺、幽默的表述，来就事件中的人或话语进行归纳、

引用和评论，有些表述通过网络传递，最终固化为公认的话语符号，进而成为流行语汇，这对

于最初创造和传播这些新表述的人们来说，是完全始料未及的。比如，四川光亚中学的语文教

师范美忠在“5.12”地震时不顾学生，自己逃命，还在网上发帖声称“自己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

牲自我的人，面对这样的危险，就算是母亲也不会救”，引来网民群起而攻之，并在声讨范美忠

的过程中，为他起了一个“范跑跑”的别号，接着还有网友为他作了一首《范跑跑之歌》，辛辣地

讽刺了这个有违师德的教师形象。后来，出现了仿照“范跑跑”格式命名的“郭跳跳”、“楼脆脆”

等词。再如，对于2007年8月间著名的“周老虎”事件，网民则索性新造了一个成语，用“正龙拍

虎”来特指用欺世盗名手段获取个人利益，而相关监管部门沆瀣一气、指鹿为马的现象。

当然，人们也会对同一事物的认识因立足点不同而产生分歧，有时甚至会产生截然相反

的观点，但这并不会削弱流行词语的内涵，反而能增加这些词语的意义张力。比如，“山寨”一

词，最初源于香港，专指一些不正规的产品，带有“不正宗”、“不正统”的意思，最先进入公众视

线的“山寨”就是“山寨手机”，之后出现了“山寨建筑”、“山寨春晚”等系列衍生品，大有“神州

无处不山寨”之势。面对来势汹汹的“山寨”风潮，有人把“山寨”等同于盗版和侵权；也有人认

为“山寨”是一种向奢侈品趋向的妥协，是追慕的表现形式；还有人甚至认为“山寨”闪耀着的

是草根阶层的智慧。正是因为有了众多对“山寨”的解读，使得这个词的义项在使用中被丰富

了起来，已经脱离了二分式的判断体系，取而代之的是“山寨文化”、“山寨现象”这样有深度的

理论研究命题。“芸芸众生”在当代流行语产生过程中所担当的主创者角色，使“自下而上”产

生的流行语近年来呈日益走强的发展势头。

三、流行语的多重文化解读

流行语与人们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是当今社会的重要符号元素，人们甚至开始通过流

行语来认识社会，解释现象，表达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超越了原有的语言学范畴，延

伸到了更广阔的领域，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对流行语进行语言学以外的分析：

（一）当代流行语生成的多元文化背景

不同的地域文化在相互交融中为流行语提供了鲜活的源泉，是流行语的文化血脉，海外

文化、港台文化和本土文化就是重要的来源。

海外文化凭借其科技和经济的优势渗透到了当代中国流行语中。这里的海外文化主要指

以英语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英语凭借其国际通用语的特殊地位，给流行语带来了直接而巨大

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流行语形式的影响，流行语中有大量的音译

词、字母词、缩写形式，如“托福”、“克隆”、“WTO”、“SARS”等，这些词语随着现代科技和经济

的日新月异不断出现，并逐步在流行语中站稳脚跟，这充分表明了英语对汉语的深刻影响，也

说明海外文化在与非同质文化的对接中所显示出的强大实力；另一是主要体现在中西文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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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中的影响，西方的生活态度和伦理观念被植入流行语中，如2002年流行的“BOBO族”（布尔

乔亚〔Bourgeois〕+波西米亚〔Bohemia〕），指的是享受现代精致生活与崇尚自由、追求放浪不羁

的特殊群体，被许多年轻人竞相模仿，而与之相应的衣着打扮、发式造型等时至今日仍有不少

拥趸；而在家庭婚姻方面，“丁克”（DINK，double incomes & no kid）的出现，与我国传统的“不

孝有三，无后为大”观念产生了强烈的对比，不仅对广大适婚适育青年的想法形成冲击，同时

也挑战了老一辈人的心理极限。

随着与内地交流的增多，港台文化对流行语的影响也日趋增强。受港台的文化优势的影

响，有相当一部分“彼有我无”的港台词语源源不断地融入普通话的话语体系中，不同的亚文

化交流给普通话词汇提供了及时的补养。港台文化既新潮，又传统，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态度较

之大陆来得更开放，而且通过港台文化的“消化”，再传递到大陆以后，很多观念就变得更易于

被接受，因此有人戏称港台是文化上的“二传手”。很多新观念、新事物迅速进入内地，在大陆

的普通语原有语汇没有相应表述的语境下，我们采取“拿来主义”，直接借用港台的称谓法，如

“资深”、“廉政”、“愿景”、“总汇”、“取向”等，这些词由于使用频率较高，很快进入流行语汇并

逐渐成为基础词语。

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带动了本土各区域之间的人口流动，因而代表各区域文化的方言

词语也有不少进入流行语；尤其是进入新时期以后，各地之间的联系往来增强，那些表现力

强，代表新事物、新观念、新概念的方言词有了交流的平台，往往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占

优势的地区的方言更易于被广泛接受成为流行语，比如，由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率先成为全国

经济发展的前沿阵地，粤语中的流行语如“炒鱿鱼”、“大哥大”、“埋单”、“外来妹”、“靓”等，遍

布大江南北。同样，上海话也因上海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受到更多的关注，上海方言里面的“门

槛精”、“帮帮忙”、“解套”等被吸收进了流行语。近年来，北京话也成为流行语的重要来源之

一，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其方言具有一定的示范性，因而有不少北京方言词成为全国通用

的流行语，如“大款”、“大腕”、“侃”、“盖帽儿”等。可以说，流行语反映了“一种从优心理，‘优’

指政治、文化和经济的优势，因此政治、文化或经济上占优势地区的流行语容易为其他地区所

借用”⑩。

（二）流行语传播过程中的心理学分析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一般大众心理会有两种倾向，一是趋时求新，二是从众趋同，

特别是当社会处于变革转型时期，就更为突出。在快速转型过程中，人们对新体制日臻成熟的

期待、对未来社会的憧憬，不断激发对新突破、新变革和新事物的渴望，因此，体现在精神生活

的追求上，人们力图构筑新的文化语境和文化符号，来表达自身的全新诉求。

一方面，为了追求时髦和独特，人们往往会创造和使用时尚前卫、与众不同的流行词语，

而这种流行语主要来自青年人，青年人成为现代社会流行语的使用主体，也成为构造时尚社

会心理的主体，而后在媒体作用下，流行语扩展到其他社会年龄层，最后形成共识性的社会符

号。青年人精力充沛、敏锐好动且又不失天真，这决定了青年对语言的制造与流行比其他群体

有着独特的优势。他们用独特的言谈举止来张扬个性，表现自我。流行语本身的新颖和“标新

立异”，最能迎合这种诉求，反映出他们在应对社会变化和自我抉择时的真实心态。青年人经

常创造一些成年人不懂的新词语，如“帅呆了”、“酷毙了”等，以显示自己的前卫大胆。他们敢

于挑战传统、善于打破规则，并借助网络的力量，开创出一片创造“新新话语”的广阔天地。网

络是近十年来孕育流行语的主要土壤，它便捷，即时性强，受众面和参与者广，不分年龄、性

别、地域、学历、职业，人人都能在网络这一平台发表自己的意见。可以说，通过网络，他们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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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生活、心情和习惯用独特的、个性化的方式淋漓尽致地呈现了出来，嬉笑怒骂间颠覆了传

统语汇的表述方式：把东西称为“东东”，将“震惊”故意写成“震精”，将女孩都称作“美眉”，形

容人心绪混乱就写成“凌乱”等等。他们竭力创造出一些他人不懂的词语，以达到张扬自我、实

现自我的目的。

另一方面，在从众趋同心理的影响下，人们又追求词语的流行同化、通俗易懂。人们在现

实生活中言语形式的选择上易受所处的社会言语环境氛围的影响。有学者曾指出：“语言变化

像传染病一样传染开来，因为人们有使自己的说话方式跟周围人的说话习惯一致起来的倾

向。人们并不想传染疾病，但是他们却想跟他们正在模仿的人讲话一样，即使他们并不意识到

自己正在这样做。”輥輯訛趋同心理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词语的选择和运用，促使语言变化的

社会动机之一就是建立在以期获得认同感的意图之上的。“有”+VP（动词性短语）的言语格式

的大量流行就说明了这点。这种言语格式首先是受港台地区明星表述的影响，他们经常说

“（我）有看过”、“（以前）有来过北京”等，虽然这与汉语传统语法规则相悖，不少语言学家也在

多种场合纠正过这种不合规范的表述方式，但因其新潮而又有港台味，被众多大陆艺人模仿，

这种言语表达上的趋同加速了“有”+VP的流行。尽管一开始这种表述所适用的范围并不广，

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口耳相传，反复模仿，一经流行开来后，语法规则的限制就被打破了，那些

临时的、即兴的用法被逐渐固定下来，渗透到了语言功能系统中。尤其在网络世界里，对某一

特定的事件产生热议和关注会加快相应的流行语的传播速度，正是由于人类的从众趋同心

理，像“70码”、“范跑跑”、“凤姐”、“史上最坚强的猪”等新词语才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流行开来。

（三）流行语“言外之意”的社会学考察

流行语的义项往往都很丰富，但它们在刚刚问世时意义大都比较单一，在流行语传播的

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这里不妨举个例子。在2007年8月公布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2006）》中有一个2006年度的汉语新词语“晒”，以及与之相关的另外两个新词“晒客”和“网络

晒衣族”。一般认为，“晒”来源于英语“share”，是“分享”的意思。最初是一名英国的旅游爱好者

因酷爱将自己的旅行趣闻、经历发在网上与人“share”，引来了众多的网友跟贴。在这个阶段，

“晒”这个行为是单纯的，仅包含在有共同志趣的朋友、爱好者之间进行交流之意，没有功利之

心，也无攀比的风气。“晒”之词意的转折出现在一个著名的网络事件上。2006年9月，北大副教

授阿忆在博客上公布了自己月收入4786元的工资条，这个“晒工资”的举动开拓了网上“晒客”

的视野，“晒”的内容随即推陈出新，跟风“晒工资”、“晒奖金”已经不稀奇，“晒衣服”也不新鲜，

开始有妈妈“晒小孩”，富人“晒房产证”……随着“晒”的内容不断扩大，“晒”蔚然成风，“晒”字

的内涵也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几乎等同于另类的“炫耀”一词，一些人用“晒”的方式将自己、

特别是自己的生活状态呈现在陌生人面前，通过他者的态度和反馈来达到自我满足。“晒孩

子”的妈妈在帖子里展示自家的若干个小孩，以示自己有生育多胎的特权和优越的生活环境，

并通过与网友的跟贴互动，用“不经意”的方式“晒”出自己的家底，用谦虚的口吻自贬“还算不

上中产”，“也是个打工族”，以此来赢得更多人的羡艳。当然，对待这种“晒客”，大部分人的态

度还是克制、理智的，一方面会质疑真实性，比如会把“晒房产证”的人认定为房产经纪人，但

另一方面，却又暗暗相信这种“大户”是存在的，毕竟在当下贫富差距日益增大的情况下，先富

起来的人也不在少数。“晒客”和“围观群众”之间达成了某种默契：炫富的一方见机行事，关键

时候下点猛料；看热闹的这群也是亦步亦趋，抓住几个似有若无的破绽做做文章，大家一起把

这个话题热热闹闹地经营下去，皆大欢喜，既满足了一方窥探的欲望，又成全了另一方“被仰

视”的愿望，更打发了时间。

40



从“晒”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新词之所以能流行起来，与其意义的更新与发展

是密切相关的，被“晒”的事物种类越丰富，“晒”的流行地位也就越巩固，从有形的事物如收

入、固定资产，到无形的“回忆”、“新年打算”，甚至伊朗政府公布持有核技术的行为也被定义

为“‘晒’核”，一时间，“晒”成了报刊标题的常客，下面以这两年的《文汇报》的文章标题为例：

《网晒论文，挑战传统学术评价体系》（《文汇报》2010年9月3日第九版）

《用中英文“晒”回忆》（《文汇报》2010年3月30日第八版）

《英媒体乔装隐蔽采访议员大晒“权钱交易”》（《文汇报》2010年3月22日第六版）

《伊朗大胆“晒”核为哪般》（《文汇报》2010年3月13日第七版）

《白领“晒”春节消费预算》（《文汇报》2010年2月7日第六版）

《75名新官网上“晒家底”》（《文汇报》2009年10月9日第二版）

这里，“晒”这一行为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如各阶层相应的态度、社会关系的协调、以及由此引

发的思考等，都为这个词的流行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可以说，每种不同场合的“晒”和每个不同

的被“晒”，都触发了对“晒”的重新解读和重新认知，并在重新的解读和认知中，丰富和更新了

“晒”的义项。至此，一个有别于当年初创的新词“晒”逐渐成形了。

大部分的流行语都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这固然与语言自身的更新有关，但主要还是

受到了外界因素的影响，在文化背景、心理影响和社会观念等的共同作用下，触发了新词有选

择地成为流行语。

综上来看，当代中国流行语的发展，无论是在来源上，还是内容上，抑或是生成方式上，都

从单一走向多元，不仅是众“声”喧哗，而且是众“生”喧哗，这对流行语的文化内涵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流行语是语言文化的一部分，也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成分，它不仅反映了当代人的

素质修养、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也体现了时代的特色与变化，更展示了当下人们对自身生活

的主动思考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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